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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视角下战俘保护与医疗援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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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［摘要］ 　 现代战争处于信息高度开放的媒体环境之下，作战双方的举动，特别是对战俘的处置方式会成为新闻媒体关注

的焦点，舆论法理斗争和心理攻防对夺取战略主动的重要性显著增强。 对战俘实施保护和医疗援助，发挥舆论战、心理战、法
律战的精神系统对抗优势，对于掌控战场态势、争取舆论支持具有重要作用。 文章主要对国际人道法中关于战俘保护和医疗

援助的规则进行介绍，以期为未来战俘处置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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０　 引　 　 言

战争中的人道主义保护与战俘医疗援助从来

不是一种单纯的军事行动，其本质是政治性的，与
军队形象、国家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现代战

争处于信息高度开放的媒体环境之下，作战双方的

举动，特别是对战俘的处置方式会成为新闻媒体关

注的焦点，舆论法理斗争和心理攻防对夺取战略主

动的重要性显著增强。 交战双方应该践行人道主

义精神，使战俘享有受到人道对待和医疗援助的

权利。

１　 国际人道法是战俘保护与医疗援助的根本遵循

国际人道法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，从海牙法

和日内瓦法发展而来，出于人道目的，在国际性和

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，保护已

经或可能受武装冲突危害的人员及财产，最大限度

地满足武装冲突中人道要求的国际法规则体系［１］。
国际人道法不可能制止或取消战争，主要是保护战

争受难者，减少战争或武装冲突的残酷性。 本文所

涉及的国际人道法主要依据日内瓦公约体系中关

于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条款，特别是《日内瓦

第三公约》及两个附加议定书。
１􀆰 １　 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原则是“保护” 　 战争是使

用暴力、攻击、杀戮等行为进行的武装斗争，战争必

然带来对人的自由、尊严甚至生命的损害。 战争的

直接目的是削弱敌方的战斗力，但是途径多样，主
要包括杀死、伤害和俘虏。 从人道主义保护的视角

来看，这三种方式呈现的生命伦理价值绝不等同，
俘虏肯定优于伤害，伤害又必然优于杀死。 当战争

作为不可避免的方式爆发时，人道主义的价值和目

的表现在战争境遇中，就成为在保证“军事需要”的
基础上，尽力实现“人道要求”。 寻找两者之间的最

佳平衡点，最大限度地减轻战争灾难， 做好对人员

（伤病员、战俘、平民、医务人员、宗教人员、佩戴红

十字或红新月标志的救护人员）、场所（医院和医务

用车、宗教或文化场所、民用物品或场所）和自然环

境（确保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，如森林、河流、水库

等）的“保护”，就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原则。 《日内

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》作为国际人道主义保护

的纲领性文件，通过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和规范救助

行为，筑起了一道武装冲突中人性关爱的道德屏

障，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拥护和认同。
１􀆰 ２　 确定战俘身份是实施人道保护的关键 　 《日
内瓦第三公约》规定战俘享受一系列战俘待遇，但
首先要识别是否为战俘（合法战斗员）。 公约第四

条详细列举了可划定为战俘的人员种类，综合其他

条款分析，只要合法战斗员“处于敌方权力之下”，
就一定享有战俘待遇，而不论其是否经过战斗才处

于这种情境（包括未经战斗的投降者）。 其中有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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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身份人员值得注意，敌方医务人员和随军牧师

不得视为战俘，但享受被保护的权利；间谍和外国

雇佣兵不享有战俘身份和待遇［２］。 新世纪以来，
“非法战斗员”成为新的争论焦点，特别是美军的关

塔那摩监狱和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军医参与的虐囚

事件在国际社会掀起轩然大波。 他们将两个事件

中的受虐人员定义为“非法战斗员”，即便如此，这
类人员并非不受任何法律保护。 红十字国际委员

会一直秉持的观点是，“处于敌方权力之下”的任何

人都可以享有国际法上的某种地位，均应受到保

护，不能落于保护之外。 简而言之，这些人员或者

是第三公约保护的战俘，或者是第一公约保护的医

护人员，或者是第四公约保护的平民，不存在人道

主义保护的空缺地带［３］。

２　 战俘保护与医疗援助的具体要求

国际人道法中保护战俘的规则是明确而具体

的。 《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

瓦公约》又称《日内瓦第三公约》，共包含 １４３ 个条

目和 ５ 个附件，是迄今为止关于战俘保护和待遇最

全面的要求［４］。 此公约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武装冲

突（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），详细界

定了战俘的概念，强调战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受人

道待遇，应当保护他们不受任何暴力行为的侵害，
免受谋杀、酷刑，以及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

遇，不受恐吓或被置于公众的好奇之下。 我军医务

人员应熟知国际法中关于战俘保护与医疗救援的

具体条款，为实施战场救治提供法律依据和行为

准则。
２􀆰 １　 战俘必须受到人道待遇　 公约第十三条规定

“战俘在任何时候必须受到人道待遇”。 交战双方

必须明确，战俘是在敌国国家的手中，而不是在俘

获战俘的个人或军事单位手中，扣留被俘人员是为

了防止他们再次参加作战，形成战斗力，并非是为

了伤害和杀戮。 杀害或虐待战俘构成战争罪，“拘
留国任何不法行为或因不法行为致其看管中的战

俘死亡或严重危害其健康者须予禁止，并当视为严

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，尤其不得对战俘加以肢体残

伤，或供任何医学或科学试验而非为有关战俘之医

疗、治牙或住院诊疗所应有且为其本身利益施行

者” ［５］。 从有关战俘保护的规定来看，１９７７ 年签订

的《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

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》 （第一附加议定书）和《１９４９
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

者的附加议定书》（第二附加议定书）扩大了适用战

俘待遇的范围［６］。
２􀆰 ２　 对战俘的医疗援助规定　 《日内瓦第三公约》
第三部第二编第三章“卫生与医药照顾”部分，详细

规定了战俘可以享有的卫生及医疗保障条件，要求

拘留战俘的国家应该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来保证

战俘营清洁、卫生，防止传染病的发生。 每一战俘

营内应设有适当的医疗所，战俘的健康检查至少应

每月一次。 第四十七条规定，患病或受伤战俘，除
因其安全必须移送者外，在旅行有碍其复元期间，
不得迁移。 第九十八条规定，即使作为纪律性处罚

而受禁闭的战俘，也应继续享受本公约规定的利

益，但因其被禁闭之事实，致不能适用者除外［７］。
公约五个附件中的附件一《关于直接遣返及中立国

收容伤病战俘之示范协定》和附件二《混合医务委

员会规则》详细规定了战俘遣返、收容及相关医疗

照护的要求，可作为医疗援助的有效参考。 ２００１
年，原总政治部办公厅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资助

下，专门翻印了《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》，
积极开展相关内容在全军的传播推广工作，我军的

参战人员、医务人员应该熟知和掌握这些原则。
２􀆰 ３　 医务人员对待战俘的要求　 医务人员在战争中

对战俘实施医疗援助应结合《日内瓦四公约》和生命

伦理“四原则”，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。 第一，战争

中不允许任何人迫使医务人员违背职业道德，进行反

道德和反人类的医疗实践和医学活动（生物学试验

等）。 第二，要尊重战俘自主权及知情同意权利。
《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》第 １１ 条规定，所有落

于敌方权力之下的人“有权拒绝任何外科手术”。 第

三，应保护战俘个人隐私。 《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

定书》第 １６ 条规定，“任何从事医疗活动的人，如果认

为有关情报将证明为有害于有关病人或其家属，即不

应迫使其向属于敌方的任何人，或除自己一方的法律

所要求外，向属于自己一方的任何人，提供关于在其

照顾下或曾在其照顾下的伤者和病者的情报” ［８］。
但是当患者情况危及公共利益或冲突双方军事安全

时，例如传染病、重大疫情，保密要求则应受到限制。
第四，对死亡战俘遗体的尊重与保护。 《日内瓦第一

公约》第 １７ 条对死者遗体的处置规定：“冲突各方更

应保证死者得到荣誉的安葬，可能时，应按照彼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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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属宗教之仪式埋葬之，其坟墓应受尊重，于可能时，
按死者之国籍集中一处，妥为维护，并加以标志”。 战

争结束后，士兵遗骸和遗物应按照公约要求，及时移

交回国。

３　 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视角下的战俘保护与医疗

援助

３􀆰 １　 舆论战视角下的战俘保护与医疗援助　 实施

舆论战的目标是面向大众表明战争性质和己方立

场态度，广泛争取道义支持，为心理战、法律战提供

有利于己的舆论环境，夺取“制信息权”。 战争中对

待战俘的方式是否符合人道要求，无疑会成为极具

舆论价值的信息焦点，将会是各国媒体急于探析、
争相报道的新闻素材。 我军在展示军事实力的同

时，尽最大努力遵循国际人道法的要求对战俘、伤
病员、平民、医务人员、宗教人员、佩戴红十字或红

新月标志的救护人员实施人道保护，最大限度地减

轻这些人员面临的战争灾难，将为我们争取战争中

国际舆论的正向支持，塑造我军“仁义之师”形象起

到不可替代的作用。 我们要用战时要求、战略思

维、打仗标准来把握舆论斗争方向，科学处置“先声

夺人”和“后发制人”，“主动宣传”和“顺势回应”的
关系，既要占据“舆论主导”，又要规避“舆论陷阱”，
努力打造“得道多助”的整体效应。
３􀆰 ２　 心理战视角下的战俘保护与医疗援助　 心理战

侧重影响敌方人员情感意志，并非只是单纯运用语言

交流、信息投放等“软性”渠道，有时也结合震慑性军

事打击等“硬性”手段来达成，核心目标是显示军事

实力和动武决心，瓦解对方战斗意志，令对方放弃战

斗和抵抗。 当前信息战的新形势下，对敌心理攻防更

为重要。 因为当前战争的杀伤力已经远远大于机械

化战争时期，如果能够依靠心理攻势瓦解敌军，就会

有利于战争早日终结，能够减少对人员和环境更大规

模的毁伤和破坏。 对敌军的心理战，最有效的办法之

一是人道地对待战俘并实施医疗援助，敌方人员在没

有战斗力或受伤的情况下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对生命

的保护、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和对伤病的救治。 对战俘

的保护和医疗援助可以让他们作为目击证人，感受我

军的博大胸怀，宣传我军的人道主义精神，真正瓦解

敌方的战斗意志。 信息化战争条件下，只有主动适应

新形势，对敌心理攻防不断创新发展，才能更好地发

挥其应有的作用。

３􀆰 ３　 法律战视角下的战俘保护与医疗援助　 现代

社会战争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增加，外部监督力度加

大，发挥国际人道法的作用，落实国际人道法的要

求成为判断战争性质和正义与否的重要标准。 中

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一直十分珍视自

身“负责任大国”的国际形象，在维护国际安全秩

序、践行国际公约义务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方面一

直走在前列。 根据国际人道法和《日内瓦公约》的

要求做好战争中的战俘保护和医疗援助工作，不仅

是我们积极主动地争取道德主动权、占领道德制高

点的必要方式，也是我们寻找甄别敌方国际人道法

实践漏洞，提出合理道德质疑的现实基础。 我军官

兵特别是参战医务人员要主动学习了解《日内瓦公

约》和相关法律，正确把握法律战的根本目的和基

本原则，充分发挥“先法后兵、兵以法行、兵止法进”
的法律战作用。

４　 结　 　 语

中国是国际人道主义的忠实践行者，我军应按

照国际公约缔约国的责任和要求，坚持军事斗争与

舆论法理斗争、心理攻防相结合，作战行动与人道

主义保护相配合，做好战争中的战俘保护和医疗援

助工作，提升军事软实力，塑造我军威武之师、文明

之师、和平之师的形象，展现中国作为和平崛起负

责任大国的担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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